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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邂逅黄河，是1978年的那个夏天。母亲带着我和
弟弟、妹妹一起去东北与父亲团聚。绿皮火车过了济南不
久，坐在对面的一位面容祥和的中年大叔推了推还在酣睡
的我，说道：“小朋友，醒醒了，振作一下精神，火车马上就要
过黄河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过黄河为啥要醒醒，且要振作
一下精神。尚在懵懂中，火车便轰隆隆地驶上了黄河大铁
桥。放眼远望，宽阔的河面像一条黄色的缎带张张扬扬地铺
展在铁路桥下，河水汤汤流过，一个接一个的漩涡跳荡着、
移动着。河道上，几只小船显得很渺小，恰如一片片随波逐
流的树叶。船上的人更小，小得模糊如豆。
　　“呀，好大的一条河啊！”我禁不住赞叹，也自言自语地
问：“哪里来的这么多的水呢？”
　　“黄河之水天上来。”中年叔叔笑呵呵地回复道。
　　“天上来？”我不解地瞅着那位叔叔。
　　“天上来！”他肯定地说。
　　初遇黄河是我生命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十三岁的
我，刚刚拿到初中入学通知书，就去开出了转学证明。越黄
河，过山海关，到达东北的一座小县城里安顿下来。那是我
从农业户口到城镇居民的一次华丽转身，告别了地瓜干、玉
米面，吃上了大米和白面，还渐渐地见识了电灯、电话、洗衣
机、黑白电视等高档物件。一个乡下娃的眼界顿时大开，整
个世界也变得缤纷起来。
　　1984年夏天，我在完成了六年中学学业之后，幸运地拿
到山东海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应该是我求学生涯中的

“高光时刻”，在报到的路途上，南下的火车轰鸣着驶过黄河
大桥，其时恰逢晚上。我推上车窗玻璃，努力地向外望去。但
漆黑的夜色却遮掩了窗外的一切。虽然啥也看不到，但黄河
的模样一如初识时的宏阔在脑海中闪现。甚至，我还在想象
中的黄河河道上出现了翩飞的鸟儿和蓝蓝的天，以及大团
大团触手可及的絮状白云。在一个多梦的年纪，一名青年学
子畅想的翅膀变得轻盈而有力量。
　　时间转眼又过去了四年，当我第一次零距离走近黄河
岸边的时候已经是大学毕业季了。1988 年5月，我在黄河边
上的东营钻井农副业公司对虾育苗场实习。其间，突然收到
了学校发来的一封加紧电报，通知我接到电报后立即返校。
当年7月，我便拿着毕业派遣证到北京西单民丰胡同31 号
报到上班了。从校园到机关，离开课桌便在国家部委里拥有
一张安稳的办公桌，实属人生一桩幸事。
　　自那以后，我坚信黄河之于我个人是一条幸福之河。每
次与之亲近，总是伴随着好运加身。我与黄河之缘或许仅仅
是时代大潮下的一朵不起眼的浪花，但这朵浪花足以装饰
我曾经平淡的生活，并从根本上改变我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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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春天，我从学校又回到东营的黄河岸边，继续我的
下半程毕业实习。在带队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几名同学为实习
单位培育出了大量的对虾苗种，让他们赚得钵满盆满。我们也
因此赢得了对虾育苗场上上下下职工的广泛尊重。
　　实习结束后，我们被安排参观了东营市区及东营辖区
的黄河口景区。我们曾经从黄河最后一座浮桥上走过，也曾
置身于黄河湿地观赏那些翩翩飞过的白鹭、野鹤与天鹅，以
及游动于水中的鱼、虾、蟹，等等。“鳞潜羽翔”的景致在我的
现实生活中第一次得到最完美的呈现。
　　那时的黄河入海口处已经呈现出勃勃生机。除了在滩
涂上养殖对虾之外，还尝试着养殖大闸蟹、黄河刀鱼等。另
外，还在盐碱地上种出了海水稻。与此同时，以红柳、芦苇为
主构成的天然湿地景区也初具规模，黄河之水给沿岸带来
的各种福利渐次被开发出来。借助对黄河的开发与利用，黄
河沿岸的老百姓趋利避害，已经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
生活了。当然，那时的我已经基本搞清楚了“黄河之水天上
来的”出处，以及其中蕴含着的浪漫诗意与深刻的哲思。
　　参加工作后，我曾经到过不同的黄河河段。在青海省南
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腹地，面对三江源处一
条涓涓细流，我猜想着这条清澈的小溪演变成一条汤汤大
河的历程。在兰州黄河大铁桥上，看着那些已经停止转动的
水车，以及还在激流里漂泊的羊皮筏子，畅想着黄河儿女的
生活日常。在陕西延安市宜川县的壶口，黄河峡谷、黄土高
原、古塬村寨一体呈现，壮美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历史文化
积淀浑然天成。黄河在咆哮，黄河儿女不屈的性格和奋斗精
神已经完全融入血液中了。
　　前些日子，一些作家朋友去东营采风。他们在自己的微
信朋友圈里晒出了大量的照片。透过这些照片我发现，在保
持黄河湿地原生态的同时，当地人已经建设了许多斗折蛇
形的木栈道和登高望远的瞭望塔，以方便游客更好地观赏
湿地景致。
　　野迥星辰大，天空河汉流。站在黄河岸边与路过黄河的
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天赐黄河，中华民族因为拥有了她，
自然而然地便会生发出满满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我们
将这种情愫称之为黄河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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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多年没有走近黄河了，但她却像一位慈祥的母
亲一直萦绕在我的梦境里。最近一次偶然的机会，有幸接触
了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棘洪滩水库管理站的工作
人员，我这才知道了一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事实：青岛人，
已经喝了34年黄河水！今后，还将继续喝下去。自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起，我们就被黄河护佑，被黄河水滋养。
　　青岛本来是一座缺水城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岛人
每户每天仅能供应10至15公斤自来水。街头拎桶排队取水
的队伍绵延曲折，当年已成青岛尴尬一景。我印象深刻的
是，大学读书期间最怕在水房冲凉的时候突然断水。特别是
当身上满是肥皂泡，头上抹了洗发液之后最为无奈。因此，
入学之初，便有学兄主动介绍冲凉经验——— 冲凉之前，必须
先打一桶水放在一边，以备不测。后来，校方考虑到学生的
实际难处，专门在水房里置放了一个大大的公用储水桶，以
解同学们的后顾之忧。
　　直到1989年年底，黄河水流进青岛，也流进我们的日常
生活。如果把黄河视作中华民族的一篇壮丽华章的话，那么
棘洪滩水库则像是这篇华章结尾处画下的一个圆满的句
号。从此以后，青岛便与黄河结下了须臾不可分离的缘分。
随着城市的扩张与发展，青岛的城市耗水量逐年增长，但

“严重缺水”的警报却再也没有响起。
　　另据了解，近几年，黄河水不仅流到了青岛，还流向了烟
台、威海、滨州等城市。我想，如果大诗人李白活在当下的话，
他一定会修改黄河“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诗句。因为，黄河水
在聪明能干的中国人的手中连续地拐了弯儿，相继在青岛、
烟台、威海、滨州等地画出了一个又一个优美的句号。黄河水
不仅流入渤海，也流到了齐鲁大地上的各个重要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讲，黄河已经不仅仅是沿岸人民的河流
了。当下，她正超越了地理概念上的羁绊，把甘甜的幸福无
私地送进更多人的现实生活里。在黄河水的滋养下，城在扩
张，家享安康，人人舒适。
　　其实，我们都是被黄河护佑着的黄河儿女。

　　鲁迅的作品中，“酒”实在是重要
的元素之一。正因了酒精的作用，他笔
下的人物立马活灵活现起来。
　　即便阿Q 这般贫穷的落魄人物，
亦是常常需要饮些酒的，因此，与之有
关的话题和行为，也常在酒店里展开。
而形容枯槁的孔乙己的首次出场，索
性直接安排在咸亨酒店中：“孔乙己是
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身
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
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
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
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
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
迂腐之态，跃然纸上。而近乎写实性质
的小说《在酒楼上》，从头到尾，整个故
事的发生与展开，都是在酒楼上，酒一
入愁肠，便成了倾诉情感的最佳道具。
　　如果不喝点小酒，这些人物的生
动性怕要差上三分。
　　酒于鲁迅，亦是成长中深刻的
记忆。
　　鲁迅的家乡绍兴，乃是著名的绍
兴老酒的产地，乡邻街坊几乎家家可
以自行酿制，于这样的氤氲香气里成
长，与酒的接触必不会少。可以想见的
情景是，在鲁迅的少年时代，或者是悠
闲的时节，或者是年夜的饭桌上，父亲
或其他男性长辈，鼓励迅哥儿与他们
喝一杯——— 这是制造其乐融融的欢庆
气氛的重要手段之一。
　　鲁迅的父亲好酒，酒量极大，无人
对饮时，叫上大儿子与自己饮上一杯
亦在情理中。
　　周作人说：“我的父亲是很能喝酒
的，我不知道他能喝多少，只记得他每
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谈天，
至少要花费两点钟，恐怕所喝的酒一
定很不少了。”

　　绍兴老酒属于酿造酒，它以精白
糯米酿造，度数在14度至18度。按其酿
造方式可分为元红酒、加饭酒、善酿酒
及封缸酒（又称为“香雪酒”）。
　　绍兴老酒风味独特，香醇厚道，这
得益于当地甘洌的泉水、酿造的技术
以及岁月的淬炼。
　　据说，绍兴当地爱酒的人，甚至可
以将一年所收糯米，全部用于酿酒。
　　由此可见，好酒者在这块土地上
从来不缺。
　　酒坛子打开，香气四溢，鲁迅的思
绪必然无法停下，文采亦来得迅猛。因
之，鲁迅的文脉与故乡，总有千丝万缕
的联系。
　　周作人说，绍兴人吃酒，几乎全是
黄酒，吃的人起码两碗，称为一提；若
是上酒店去只吃一碗，那便不大够资
格；实际上普罗大众都有相当的酒量，
平常之所以少吃，还是因为经济关系，
一般人吃上两碗，不成任何问题。
　　对鲁迅而言，亦是如此。种种迹象
表明，他的酒量也着实不一般。
　　但他的酒量到底有多大？快成了
一个谜。
　　许广平的回忆称，鲁迅“绝不多
饮”，但未交代酒量大小：“人们对于他
的饮酒，因为绍兴人，有些论敌甚至画
出很大的酒坛旁边就是他。其实他并
不至于像刘伶一样，如果有职务要做，
他第一个守时刻，绝不多饮的。他的尊
人很爱吃酒，吃后时常会发酒脾气，这
个印象给他很深刻，所以饮到差不多
的时候，他自己就紧缩起来，无论如何
劝进是无效的。但是在不高兴的时候，
也会放任多饮些。”
　　曹聚仁的回忆则显得糊涂：“我和
鲁迅同过许多回酒席，他也曾在我家
中喝过酒，我知道他会喝酒；他的酒量
究竟多少，我可不十分清楚。”
　　曹聚仁因此揣测，鲁迅小说《在酒楼
上》的描述，便是鲁迅自己的酒量：“‘一
斤绍酒，十个油豆腐，辣酱要多！’而好友
范爱农要比鲁迅能喝一些，要两斤多。”
　　鲁迅日记里，也常见到与朋友宴
饮的记录，他和郁达夫、许寿裳、萧红、
萧军、林语堂、李小峰等人，都曾一起
饮过酒。从这些人的文字来看，几乎无
人认真留意过鲁迅的酒量，这至少可

以说明两点：一、鲁迅是理性的饮酒
者，很少酗酒，少豪饮，以适度为宜，基
本不多喝；二、鲁迅喝酒，多为怡情，少
作发泄，享受是其要义。
　　鲁迅爱喝几口，倒是不争的事实。
曹聚仁评价他“会喝酒”是对的，没有
相当的饮酒经验和体会，肯定“不会
喝”，只有经过切身体验和感悟的人，
才能体验酒之妙处，才称得上“会喝
酒”。“会喝酒”不是一般的评价，大约
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爱喝能喝，二是知
晓酒中真义，喝到恰到好处。
　　真正能体会酒之妙处的人，才称
得上“会喝酒”。
　　酒要和好友一起喝，饭也要好友
一起吃，鲁迅虽则理性，但也是性情中
人，痛饮之时，并无忌惮，放开而为之。
但大多时候，他还是相当理性，细饮慢
品，在友情的包围中，体味酒之妙处。
酒在此时，真有为友情加温、为聊天助
兴之功效。
　　其实，凡爱喝几口的人都明白，饮
酒这事，跟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系，在什
么时间喝，在什么地方喝，和什么人
喝，都很重要，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
投机半句多。一杯两杯可以醉，一瓶两
瓶却也可以清醒如初。同一个人，不同
年纪，酒量也有很大差异，所以酒量大
小这件事无法一概而论。
　　酒桌上的交往是鲁迅与人交往的
重要方式，许多的文人和朋友，便是在
这酒席之上相识并相知的，但也是这
酒桌，令他与人产生罅隙和矛盾。
　　唐弢在《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
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酒桌上，鲁
迅批评林语堂，说他“每个月要挤出两
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很不幽默的
事”，这隐隐让林语堂不快。终于，又一
次酒桌上，因相互间久存的误解，俩人
大吵一架，自此双方隔阂甚多，终成陌
路，不再联系。
　　鲁迅自认并不嗜酒，这一点他曾
多次强调。但酒一度成了论敌攻击他
的理由。
　　1927年始，创造社对鲁迅有一拨
声势浩大的攻击，这拨攻击持续了足
足有三年时间。
  如叶灵凤，曾在上海《戈壁》杂志
第1卷第2期上发表过一幅题材为《鲁

迅与酒》的漫画，据《鲁迅全集》注释，
这是一幅模仿西欧立体派的讽刺鲁迅
的漫画，并附有说明：“鲁迅先生，阴阳
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
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
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鲁迅曾在《革命咖啡店》里回应：

“叶灵凤革命艺术家曾经画过我的像，
说是躲在酒坛的后面。这事的然否我
不谈。现在我所要声明的，只是这乐园
中我没有去，也不想去，并非躲在咖啡
杯后面在骗人。”
  如冯乃超，批鲁迅“常从幽暗的酒
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
生”。
　　鲁迅1929 年 6 月 1 日写给许广平
的信里也提到：“在上海，创造社中人
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
《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
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住不得
了。”
　　1934年，鲁迅给萧军、萧红的信中
说：“我其实是不喝酒的；在疲劳和愤
慨的时候，有时喝一点。现在是绝对不
喝了，不过会客的时候，是例外。说我
怎样爱喝酒，也是‘文学家’造的谣。”
　　按理说，别人喝不喝酒、喝多喝
少，也并不关创造社什么事，但因为他
是鲁迅，他那么“醉眼陶然”地来一下，
就成了别人攻击他的理由，确实冤枉。
　　鲁迅对酒虽然没大瘾，却总爱喝
点，许广平亦曾因此特别担心他的身
体，尤其是到上海后。
　　就鲁迅的饮酒问题，她曾向郁达
夫求教：“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
给他喝什么酒好？”
  郁达夫提供的答案是黄酒。
　　许广平很无奈，告诉郁达夫鲁迅喝
黄酒老要喝很多，所以换给他喝五加皮
泡的黄酒了，但五加皮酒性烈，她便在
平时把瓶塞拿开，好让酒气消散些。
　　郁达夫借此机会，很是认真地为许
广平普及了一番酒水的常识，并告诉
她，第一选择是优质的陈黄酒，第二选
择是啤酒。至于五加皮泡的酒，为健康
计，还是不要喝了。
　　我的结论是，鲁迅的酒量比一般
人大不少，也能喝、会喝，但他大多时
候适可而止，酒品不错。

　　人过了60岁，常会不自觉地整理过去
的照片，回味过去。当我翻到高中毕业集体
合影时，不禁想起那些曾经陪我走过青涩
时代的老师，甚至还回忆起了我高中毕业
后担任小学代课教师的经历。这些经历如
果没有偶然机缘的触发，也许会像沉淀在
池塘淤泥深处的瓦片，尽管在水上滑行时
曾经激起过丝丝涟漪，但这些涟漪随着岁
月的流逝已经了无痕迹了，瓦片自然也不
知道沉淀到何处了。
　　我的村庄齐家口村紧贴着黄河大堤，
黄河便是流经我们村的土地奔向大海的。
我家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位于李庄，
1970年前后，惠民县在李庄建立了惠民三
中，李庄的中心地位便得到了进一步的确
立。正是在这一“文化圈”中，不同村庄的青
少年开始了相似的人生跋涉之路。
　　改革开放之初，家乡还比较贫瘠，教育
也相对落后，大家生活得比较艰辛，但在今
天看来显得有些“落后”的中学，在当时，对

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来说，却是极为神
圣的。我们这批年龄相仿的青少年告别了
走读，开始了离家住校的生活，这也许是我
们挣脱家长划定的人生疆域而走向独立的
开始。这里的宿舍一般是三间的瓦房，住的学
生有三十多人，大家都高度重视学习，挑灯夜
战是家常便饭，甚至形成了晚上不关灯的习
惯，在此情况下，夜读自然唾手可得。我清楚
地记得，当年我从同学那里借阅到的《红旗
谱》，便是借助这并不明亮的灯光读完的。
　　作为从附近村庄走出来的学生，我们
与山东其他地区的学生相比差距甚大，这
种差距是我从后来的高考成绩中获知的。
惠民三中的一个年级一般是四个班，一个
班的人数在50来人，如此说来，每年能够考
取这所中学的初中生不过200来人，相对而
言，大部分初中学生都与高中教育无缘。从
我所在的初中来看，那一年初中有两个班，
共计100来人，而考入这所中学的学生只有
10来个人。由此便可以了解，我们能够先后

考入惠民三中，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在惠民三中期间，我所在年级参加高
考的学生有200来人，但能够真正地跳过

“龙门”的只有一位同学，这位成绩最好的
同学考取的是惠民师范学校。这就是说，大
部分同学在匆匆地接受了两年的“高级中
学”的教育之后，便告别了学生生活，在十
七八岁这段含苞待放的青春岁月回到了广
阔的农村，走上了我们的父辈和祖辈都曾
经走过的道路。
　　值得庆幸的是，有一批“十里挑一”的
高中生尽管高考并没有蟾宫折桂，但回到
农村却成了“知识青年”，这恰如路遥在小
说《人生》中塑造的高加林。已经接受了现
代教育的农村学生，有些人可以无缝衔接
传统生活方式，有些人则在衔接传统生活
方式上遇到了初步确立起来的现代意识的
抵制。毕竟，不管怎样，那些与自己曾经两
年同窗共读的同学已经考取了师范学校，
而自己则回到了原有的生活轨道上，这在

许多人看来是极为不甘心的。这些心有不
甘，并带有反抗精神的人便走上了代课教
师或者民办教师岗位，尽管这类教师的收
入仅有公办教师的六分之一左右，但这是
许多农村知识青年接续他们所接受的现代
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从这种坚守
自我的角度来审视民办教师，便会对他们
生出无限的敬佩之情。
　　实际上，只要热爱着自己的职业，就会
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一番事业——— 尽管事
业有大有小。
　　翻阅我在惠民三中的集体合影，仿佛
找到了一个重温“昨日之我”的入口，翻阅
的过程是一个让情感和思绪回归故乡的过
程，更是重新反思和审视自我的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我切实地感到，不管是生活在相
对贫瘠的鲁西北平原上，还是生活在相对
优渥的泰山余脉下，只要不曾放弃已经高
擎起来的理想主义旗帜，都会以各自不同
的方式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篇章。

　　古临淄城的西门叫稷，当年在稷门要
道一侧，曾有一片建筑，高墙大屋，这便是
有名的稷下学宫，一所由齐国创办的战国
大学。战国时代，本就国君怀霸，士人出没，
稷下学宫的创办，正可谓生逢其时。稷下学
宫一改过去的私学为官办，由过去的一人
为教改为大师集体授课，变过去的一家之
学为百家讲谈，由过去只讲授空乏的历史
知识转为教学与现实的紧密结合，一时蔚
成风气，师者千人，学者数百千人，为已有
七万人口的国都又添了另一份兴盛。
　　在这儿，儒、道、墨、法、名、兵、纵横、阴
阳五行等，都有了空间和舞台。稷下先生和
稷下学子们，围绕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社
会礼法、君国王霸、人生义利等热点话题，
一同展开争鸣和辩论，相互质疑和辩驳，深
入阐释和张扬，尽情体现着民本思想、主体
意识、自由精神和务实气度。这倒也符合当
时齐国官方给出的校纲：无官守，无言责，
不治而议论。这吸引着孟子两次入齐，荀子
三做祭酒，淳于髡、邹子、慎子、田骈等名家

长期任教，自然也推出了《宋子》《田子》《管
子》《晏子春秋》《黄帝四经》等一大批学术
著作。司马光在其《稷下赋》中曾给出过很
到位的一句话总结：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
之伟说。
　　稷下学宫的创办，归功于齐威王，但更
应归功于邹忌和淳于髡。因为刚接上班时
的齐威王，其行为和心性还停留在自己叫
田因齐的时候，角色还没完全转换过来，
好马，好狗，好酒，好色，唯独不好士。
这怎么行！在邹忌和淳于髡的劝诫下，威
王总算发威，一如他自己创造的成语，不
鸣则已，一鸣惊人。巨大的投入，也让国
家获取了丰厚的回报。不用时，稷下学宫
就是一个单纯的教育机构，由着那一帮人
在那儿争争吵吵。用着时，君王可以问
政，它就成为国家智囊，一个政治咨询机
构。如遇外交事务时，还可从学宫大师中
直接向外派遣。因为其中有七十六人，有
上大夫衔，受上大夫禄，大有官员储备库
之意。

　　齐国，作为东方大国，自春秋时期，家
底就很厚实，曾经春秋五霸的第一霸，并非
虚名。延至战国，在七雄中仍然占据重要位
置。历代国君的励精图治，心血凝结，长盛
不衰。不得不说，当时七雄中能在文化上与
齐勉强比肩的，也只有楚。当然，一南一北
的齐与楚，是两条不同的文化源流。这一
点，屈原三次出使齐国时，不管他去没去过
稷下学宫，都一定会深有感受。北国的稷下
之风，士人闻之皆醉。尽管荀子的两名高
足，李斯和韩非，是荀子回楚地兰陵后所
教；尽管叔孙通直至汉高祖时，才露出头
脚，但这一切，都应回溯至稷下，那长达150
余年的办学。
　　稷下学宫无疑是中国最早的官办大
学，也是战国时期唯一的一所文化政治大
学，博士一词最早便出于稷下学宫的博士
制度，因此，稷下学宫理所当然的是中国第
一个博士点。甚至，兼具资政和人才储备功
能的稷下学宫，更像是一个博士后流动站。
不管第一批博士的资格证书上，署的是齐

威王田因齐的名，还是教育长荀况的名，他
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博士。
　　文官博士制度，后被统一六国后的秦
朝所借用。
　　千年传承的齐鲁之邦，如今儒风劲吹。
但大儒叔孙通对话汉高祖刘邦的一句话，

“夫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却很值得思
考。尽管孔子打牢了地基，孟子建成了大
厦，董仲舒抹了外墙，朱熹进一步进行了精
装修，但它背后的欠缺依然存在。这说明，
再好的一门学问，也需要创造性地继承，创
新性地发展。所以，齐鲁大地应重拾文化自
信，重建稷门大学，通过多元文化争鸣，来
平衡儒学独大的单一，重塑文化气场和精
神气度。
　　公元前221年，萧萧落叶，稷下学宫的
最后一位弟子离去，从此大门关闭。今天的
我们，或许不应简单停留在对它的回望和
纪念中，而应把那扇关闭的大门，再度推
开，重振学术大争鸣、文化大繁荣、思想大
解放的劲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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